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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威*

《毛詩．唐風》、清華簡《耆夜》以及安徽大學 2019年公佈的《邦風》寫本
（安大簡《詩》）都有名為“蟋蟀”的詩歌。關於前兩本“蟋蟀”之間的關係，已

有大量學術討論，尤其是針對兩本“蟋蟀”與《詩．蟋蟀》的“原本”（urtext）
有何種關係。但另外也有學者認為，“蟋蟀”沒有固定文本，而將三本“蟋蟀”

視為一個尚未定型“詩歌素材庫”（poetic repertoire）的不同呈現。基於《詩經》
互文的分析，本文擬提出一套標準，根據所謂“界定”（bounding）、“框架格
局”（frame motifs）及“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痕跡，來判斷這些“蟋
蟀”能否視為同一個文本，並且，根據安大簡《詩》，重新探討三個“蟋蟀”的

文本身份。此外，為了補充“素材庫”中所推測的構成模式，即以不同模組

（modular elements）的自由重組，本文將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強調編輯意圖
（editorial intentionality）在文本生成過程中的作用。

詩經　文本形成　文本身份　《蟋蟀》　國風　寫本文化　戰國　飲酒歌

* 李博威  https://orcid.org/0000-0001-8123-4076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蔣文*

《小雅．北山》、《小雅．何草不黃》、《大雅．江漢》三詩中的“經營四方”

應當統一起來解釋，皆表“在天下四方的範圍內往來奔走、留下各種運動軌

跡”；同樣含義的“經營”在時代晚於《詩經》的《淮南子》、《楚辭》、〈上林

賦〉、〈羽獵賦〉等中亦有出現；“經營”表“於一定空間範圍內運動、留下各種

軌跡”係由抽象的“畫線”（畫縱線+畫圈線）引申而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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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RASE JINGYING SIFANG (MOVING BACK AND 
FORTH IN ALL FOUR DIRECTIONS) IN THE SHIJING

Jiang Wen *

Abstract The phrase jingying sifang (經營四方), found in the three poems “Beishan” 
北山 (North Mountain; Mao 208), “He Cao Bu Huang” 何草不黃 (What Plant Does 
Not Wither; Mao 234), and “Jianghan” 江漢 (The Jiang and the Han Rivers; Mao 262) 
in the Shijing 詩經 (Book of Songs), should be interpreted consistently. In all three 
cases, it conveys the meaning of “moving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 leaving traces of activity throughout.” This same sense of jingying—denot-
ing movement within a defined spatial range and leaving various traces—also appears 
in later texts such as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Masters of Huainan), the Chu ci 楚辭 
(Songs of Chu), and the rhapsodies “Shanglin fu” 上林賦 (Rhapsody on the Shanglin 
Park) and “Yulie fu” 羽獵賦 (Rhapsody on a Plume Hunt). This meaning of jingying 
derives from its original sense of “drawing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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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著眼於《詩經》文本書寫與理解詮釋的宏大背景，從上博楚簡〈亙先〉

所提出“自厭不自忍”的論述觀點，說明《詩經．雲漢》所與之共享的宇宙觀，

並據此探究經學發展所凝聚的種種議題的論辯。具體而言，本文考釋“自厭不

自忍”語言文字的意義，說明其所表述宇宙萬物生成與運作中“殺埋”與“生

生”等裁制作用的宇宙觀。尤其此一宇宙觀蘊含着普遍見於儒、道等思想論述

中，有關“忍／仁”觀念的討論，正是建構從宇宙生成下貫到身心修養、人事

治政等等層面的重要內容。立足於上述認識，本文再分析〈雲漢〉文本書寫的

敘述框架與詩義宗旨，一方面結合毛《傳》、鄭《箋》，以及三家《詩》學等整

體理解詮釋，說明其與〈亙先〉共享相同的宇宙觀，另一方面又統合《孟子》、

《論衡》、《春秋繁露》等徵引〈雲漢〉所作的理解詮釋，說明在共享相同宇宙觀

的主導下，先秦兩漢諸子如何通過〈雲漢〉的詩句徵引，並擴及於全詩意義的

理解詮釋，在表達一己思想主張的同時，亦逐漸凝聚出“殷憂啟德”、從“孝”

到“仁”、“以意逆志”、“天”與“人”相繫等重要議題的交互論辯。凡此，皆足

以看到從詩義發掘，到議題凝聚，再到經學建構的一個先秦兩漢經學得以成立

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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